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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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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大家子都是搞“理工”的，金复载算是“异
数”了。他的音乐启蒙是小学音乐老师。“我说她
是大提琴家是一点没错的。那时她找不到工作
只能来我们学校低就，后来有了更好的机会就去
了上海交响乐团。”这名音乐老师在合唱团中发
现金复载乐感不错。恰逢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来
招生，老师便建议金复载去试试。金先生念数往
事，从年份到细节无一差池。“那是1954年，在美
琪大戏院考试，我很有兴趣地去了，结果初试就
被刷了下来。”金复载懊恼，他同姆妈讲，想在家
里待一年买几本乐理书自学，然后第二年再去
考。“父母的反对是坚决的，读书肯定不能不读。
但他们也支持我对音乐的兴
趣，决定让我学一门乐器，每
周找老师上门来教。”钢琴太
贵，于是金复载有了一把15
元钱的小提琴，从此成了琴
童。
金复载不是一个“听

话”的琴童。他很快发现，
比起老师布置的回课内容，他更喜欢
“瞎拉”。“有时觉得瞎拉的曲调很好听，
我就记下来，不会记就去看乐理书上的
谱子，再照着样子写。”就这样，金复载
如愿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高中，
之后升入上音本科作曲系。四年高中，
六年大学，盛满青春的十载。于是，金
先生一直说上音是自己的娘家。

有娘家，自然还要找“婆家”。金复
载认下的“婆家”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
厂。毕业分配他留在了上海，但金复载
也碰过壁。有一次他写了一首歌，然后
让孩子们来唱，结果发现大家都无精打
采，不太喜欢演。“我就想肯定是我这首
歌有问题。”他开始琢磨，如何让歌曲符
合动画片里的人物，同时让孩子们接受、喜爱。《三个和尚》
全片没有对话，需要音乐和画面来叙事，金复载先写出了带
有佛教元素的欢快旋律，动画师再遵循节拍设计人物动作
和镜头转换。小和尚的步点、高和尚加入后的互动、胖和尚
亮相时的配器变化，情节由音乐驱动。创作《哪吒闹海》时，
他以交响乐队为基底，融入古筝、二胡等丰富的民族乐器，
戏剧张力拉满，同时构建出大气磅礴的史诗叙事气氛。

当然，金复载的才华，并不局限于动画片。早年谢晋就
多次相邀合作，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达成。待到环境
更为宽松之后，从《最后的贵族》开始，包括《清凉寺的钟声》
《鸦片战争》《女足九号》等影片，谢导全都交由金复载操刀，
完成电影配乐。这么多年来，金先生的创作生生不息，跳转
于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甚至不同介质的舞台。金先生写下
的音乐为何始终游刃有余，恰到好处？“这其实和写文章一
样，首先你肚子里要有货。散文、小说、剧本，都有不同的语
言表达。同样，音乐也有不同的结构、风格和样式，当你发
现你需要什么的时候，就拿出来。”

这或许不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但
这个名字的背后，串起了一段又一段一定
是耳熟能详的旋律——

“乐”以载道金复载

几乎对所有学生与
后辈，金复载都会强调作
曲写歌也需要“身临其
境”，纸上得来终觉浅。
金先生也是这般行进于
自己的音乐之旅。他走
过草原，攀过珠峰，凝视
冰川，掬一捧细沙，“我和
学生说，搞创作，研究资
料，分析内容都没错，但
这些都比不上亲眼去瞧一瞧，亲自去踩一踩，
亲口去尝一尝，要到更广阔的天空里去。”
最让金复载印象深刻的一次“身临其境”，

是他与珠峰的遇见。虽然金复载被分配进入
上美影，但他的第一部作品却是科教片。“1967
年我进了工作单位，但当时没有动画片可拍。
倒是科影厂有部片子要拍摄，听说我们这里进
来了一个搞作曲的大学生，就过来借人。”完成
了《无限风光在险峰》的配乐，科影厂的另一部
影片《中国冰川》后来也请了金复载。那时的
金复载已近40岁。跟着去吗？去！“那时候我
们不叫采风，真叫体验生活。”金复载随着拍摄
团队乘坐汽车到达珠峰大本营。但要到达拍
摄点的冰山，全凭自己攀爬了。金先生一步一
步来到了“生命的禁区”。6000余米，零下20
摄氏度，6个帐篷，一群人扎了下来。“在山上住
了快一个星期，团队收到电报，我获得了全国
青年优秀创作奖。我肯定是想去北京领奖
的。”但拍摄任务没有完成，没有人陪金复载下
山。他穿好装备从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又是
一步一步，一个人，退到大本营。八个小时，孤
独向渺小倾诉，神圣与苍茫对望。回到上海，
他写出了交响乐《喜马拉雅随想》。直到现在，
这部作品还是许多乐团的保留曲目。金先生
琢磨出来：最好的音乐来自最真的生活。
在金先生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戏剧系

系主任期间，他也大力主张大家“身临其
境”。20年前，他联系了芝加哥的一所高校，

派出了3名老师和6名学生去交流学习。“其实更主要的
不是坐在课堂里听乐理课，听表演课，而是要让他们开开
眼界。念音乐剧系要知道音乐剧是怎么回事，从表演到
制作，从舞台到运营。”为了保证签证顺利，金先生还找过
美领馆一位喜欢音乐剧的签证官。9名师生来到签证中
心后，签证官问：你们真的去学音乐剧吗？“他接着说，那
你们唱几句听听。”于是，《剧院魅影》的歌声久久萦绕，签
证官被折服。去交流的学生中就包括后来成长为第一代
中国专业音乐剧演员的陈沁。

在中国音乐剧编年史上，2002年是特别的一
年。这一年，发生了两桩标志性的事件。其一，上海
音乐学院成立了音乐戏剧系。其二，上海大剧院引
进了原版音乐剧《悲惨世界》。
音乐剧是什么？在21世纪之初的中国，知道的

人还真不多。当时连一些上音的元老都会问：音乐
剧和歌剧有什么差别。这一年，金复载从上美影退
休。上海音乐学院向他伸出橄榄枝，“你来音乐戏剧
系当系主任怎么样？”金复载有些吃惊，有些迟疑，
“我在上美影连小组长也没当过。”他两度获中国电
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他用一部又一部作品为自己
撑起了业界翘楚的地位。
找金复载来当系主任，其实是颇有缘由的。在

上音念大学的时候，老师让他组织一个兴趣小组，他
搞的就是“戏剧社”。“我喜欢音乐，也喜欢戏。”1992
年，金复载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
大学交流，他曾特地去纽约百老汇观看音乐剧。“我
看的第一部音乐剧就是《猫》，唱跳演让我打开了眼
界。”回国后，他一直想做一部中国人的音乐剧。上
世纪九十年代末，金复载和吴贻弓、董为杰等人创作
了音乐剧《日出》。当时国内并无专门表演音乐剧的

演员，他们找来了廖昌永饰演方达生，女高音王燕扮演陈白
露，陈佩斯则是王福生，一时轰动。在上海的《日出》是音乐剧
版本，陈佩斯特别喜欢这部戏，决定将其做成舞台版全国巡
演，后来也的确在很多城市受到追捧。

摸索着开创，开创着臻美，金复载当了八年系主任。初创
时，7名教师撑起所有的党务、政务、教务，第一届招了不到30
名学生。老师不够怎么办？金复载去借人。借上海戏剧学院
表演系老师来教学生表演课，借上音声乐系的老师来教声乐
与和声。“每个学生都要学钢琴，学音乐史。”他设计课程，又筹
措教材。“当时国内根本找不到音乐剧的教材，我就找人去买
国外出版的音乐剧谱子。”金先生会用电脑打谱，暑假里他便
一个字一个字埋头敲下两大本，“然后复印好，同学们算是有
教材了。”领全国风尚之先，上音音乐戏剧系就这么摸爬滚打
地“立”了起来。

如今，音乐剧“声”入人心。一年复一年，一届复一届，从上
音音乐戏剧系毕业的学生在全国舞台上大放光彩，音乐剧也逐
渐成为时下最热火朝天的舞台表演门类之一。本月初，有学生
请金先生去看自己出演的音乐剧《谋杀歌谣》。散场后走出中
国大戏院，只见狭小的牛庄路上围着好几圈不愿离去的粉丝，
激动地高喊着演员的名字。金先生感到，春天就在当下。

从中国音乐剧的生发，到中国音乐剧人的势起，金复载这
个名字是深植其间的。每一段音乐，
音符串起故事，旋律咏叹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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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动画片导演阿达
（右）讨论动画片《三个

和尚》的音乐创作

声影长河奔流滔滔，金复载与他的音乐汇入，激起涟
漪重重，一圈追着一圈。从动画片《三个和尚》《哪吒闹海》
《宝莲灯》，到故事片《清凉寺的钟声》《鸦片战争》《红河
谷》，当然还有“鞋儿破、帽儿破”的电视剧《济公》主
题曲……每一曲，都是一代人心中的“同一首歌”。金复
载说自己生平最得意之事倒不是写出了哪首人人会哼唱
的歌，而是几十年来自己从来没有停止过作曲，没有停止
过与音乐做伴，“从13岁开始，我从未离开过自己最钟爱的
事业，直到今天还会参与电影、戏曲、音乐剧的创作，这是
一种幸运”。

2026年1月，《金复载音乐作品集》四册面世。84岁，
佳作无数，揽奖无数，门生无数，该是可以回望一生的年纪
了。大寒时节与金先生的这场对谈，生出热气腾腾，热爱
总是有温度的，而其中“乐”以载道的意味，亦可与众人飨。

■■上世纪
八十年代

在琴房

■■
金
复
载
近
影

■■
金
复
载
题
赠
本
报

■■《金复载音乐作品集》书影


